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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与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罗杜芳(1976-),女 ,湖

南湘潭人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研

究 。

[摘　要] 乾嘉之际 ,考据学仍占据思想 、学术界之主流地位 ,但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经

世之学 ,他们是道咸经世思想的先驱 ,严如 即为其代表之一 。严氏之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

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关心民生疾苦 ,

探求解决之道。严氏之思想言行 ,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特别是魏源 、陶澍等人 ,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

[ 关键 词 ] 严如 ;经世致用;先驱

[中图分类号] K 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683-08

王国维在《沈乙庵(曾植)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曾论及清代学术的发展 ,说:

我朝三百年间 ,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 ,乾嘉一变也 ,道咸以降一变也 。顺康之世 ,天造草

昧 ,学者多胜国遗老 ,离丧乱之后 ,志在经世 ,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 ,得其本原 ,一扫明代

苟且破碎之习 ,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 ,纪纲既张 ,天下大定 ,士大夫得肆意稽古 ,不复视为经

世之具 ,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 。道咸以降 ,涂辙稍变 ,言经者及今文 ,考史者兼辽金元 ,治

地理者逮四裔 ,务为前人所不为 ,虽承乾嘉专门之学 ,然亦逆睹世变 ,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故

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道咸以降之学新
[ 1]
(观堂集林 ,卷 23 ,第 25-26页)。

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亦将清代学术之发展分为三期:启蒙期 、全盛期与蜕分期(衰落

期),分别相当于王国维所说之国(清)初 、乾嘉与道(光)咸(丰)以后
[ 2]
(第 1-7 页)。所论皆立言乎大 ,颇

得清代学术发展之大要。然细究之 ,亦并非全无可商之处 。如二家均十分重视道咸之后内忧外患所给

予学术发展的影响 ,强调道咸以降学者因“逆睹世变” ,受到社会危机的刺激而由潜心考据转向经世致

用。然而 ,清代社会危机之发生并不自道 、咸西方列强炮舰东来始 ,实则在嘉庆年间即已现出端倪 ,如嘉

庆初年爆发的遍及川 、陕 、鄂三省边区的白莲教起义 ,即已震动朝野;由考据之学向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变

亦非道咸之后才发生 ,而可上溯至嘉庆年间乃至乾隆中后期
[ 3]
(第 92-101 页)[ 4](第 93-104 页)[ 5](第 523-550

页)。惟道咸之时的经世派多因缘际会 ,或为封疆大吏 ,如林则徐 、贺长龄 、陶澍 、包世臣等 ,得展其经世

致用之能;或为思想巨孽 ,如魏源 、龚自珍等 ,以其社会思想 、学问主张而留名青史。而乾嘉之间的经世

派学者或长年持筹幕府 、甘居幕后 ,或局处一州一县 ,以学问缘饰吏事 ,声名不显;其所著述也往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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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一事 ,议论则温柔敦厚 ,精华内敛 ,不露锋芒。正因为如此 ,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长期以来

均受到忽视 ,迄今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然从思想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观之 ,他们实可视为道咸

经世派的先驱。严如 就是其代表之一 。

一

严如 (1759—1826年),字炳文 ,号乐园 ,湖南溆浦人 。“生平慕范希文(范仲淹)为人 ,取先忧后乐

意 ,自号乐园”
[ 6]
(卷 45 , 陕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晋赠通奉大夫布政使衔乐园严公墓志铭 , 第 11 页)。年少时即以聪敏

著称 ,读书能一目十行。年十三 ,即就读于岳麓书院 , “从学鸿胪寺少卿罗典 ,究心舆图 、兵法 、星卜”
[ 7]

(第 165 页)。

因为志不在经书制文 ,严如 蹉跌场屋经年 ,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方以“优行”入贡 ,被当

时的湖南学政张姚成称为经世之才 ,可当大任 。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苗民起义 ,控制了湘西大片

地区 ,起义势力迅猛发展 ,清廷大为震惊 。乾隆皇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与湖南巡抚姜晟 、湖广总督毕沅

会师于辰州 。姜晟向学政张姚成寻访幕府人才 ,张遂举荐严如 。严如 乃进入姜氏幕府。他据其平

日所学 ,结合当时形势 ,向姜晟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平苗策略 ,认为当时军务 ,“其要在急复乾州 ,由乾

进永绥右 ,与保靖 、松桃 、镇筸声势相通” ;而进攻乾州须经过泸溪 ,欲顺利通过泸溪 ,则必须首先取得大

小章人的合作。所谓“大小章人” ,是当时的另一支少数民族 ,“名曰仡佬 ,与苗世仇” 。于是 ,严如 乃招

募能说仡佬语者随同前往 ,向大小章人开示利害 , “挟其酋六人出 ,推诚与同卧起” 。大小章人的尊长深

感钦服。翌年 ,严如 依靠大小章人的帮助 ,在河溪营救了被围的两镇清军;而大小章人在此后的战事

中也成为清军重要的一支力量 ,“复平陇 ,战花园 ,皆为军锋” 。这支部队“于檄大府檄或不受 ,必得如手

书始行” ,显示出严氏在大小章人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 6]
(第 5 页)[ 8](卷 361 ,严如 传 ,第 11391 页)。

嘉庆初年 ,川 、陕 、鄂三省边区的白莲教起义蓬勃发展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下诏各省举孝廉

方正之士 ,廷试题目即问以“平定川 、楚 、陕三省方略策” 。严如 在廷试时对策近万言。他认为:数年以

来之所以清剿无功 ,原因之一是由于事权不一 ,川 、陕 、楚各省各自为战 ,而“贼倚山谷为窟穴 ,以劫掠为

糇粮 。湖(北)攻急则溃入陕(西),陕攻急则入川 ,川 、湖 、陕合攻则溃入陇(甘肃)、入洛(河南)。”他建议

将川 、陕 、楚三省交界的山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军事行政区 , “专设总理大员” , 专门负责清剿事宜 ,以统一

事权
[ 9]
(第 324 页)。但“贼势”得不到真正遏制的根本原因 ,却是由于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没有根本性的解

决办法。“投诚之贼 ,无地安置 ,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 ,生活无资 ,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 ,多游手募充。

虑一旦兵撤饷停 ,则反思延乱 。如此 ,则乱何由弭 ?”因此 ,严如 主张仿行古屯田之法 , “举流兵降贼之

无归 、乡勇戍卒之无业者 ,悉编入屯 。立堡寨 ,给器械 ,俾自为耕战守御” 。如此 ,则“计可养胜兵数十万。

荒马乱饷省而兵增 ,化盗为民” ,可为百世长久之策
[ 8]
(第 11391 页)[ 9](第 324 页)。策上 ,嘉庆皇帝亲定为

第一名 ,将他的奏疏交川 、陕 、楚各省督抚大吏采择 。虽然三省边区独辟一区与屯田之议均未能实施 ,但

严如 所提出的坚壁清野之计却得到采纳。

嘉庆六年(1801年),严如 被任为陕西洵阳县知县。洵阳县地处万山之中 , “与湖北之郧西 、竹山 、

竹溪 ,陕西之白河 、镇安 、安康 、平利相斗入 ,官兵追贼急 ,往来折窜皆道洵”
[ 9]
(第 325 页),是当时官兵与

起义军争夺的交通要道 ,所以县境屡受残破。严如 倡导百姓修筑堡寨 ,组织编练团勇;遭遇起义军则

避其锋芒 , “专截其尾 ,扰其顿” ,坚壁清野 ,使起义军在洵阳境内无法停留 。嘉庆八年 ,严如 遂被任命

为定远厅同知。定远厅亦处深山之中 ,地方辽阔 ,而诸事草创。严如 到任后 ,创修新厅城 ,又在黎坝 、

渔渡坝两处修筑石城 ,使三城互成犄角之势。嘉庆十三年(1808年),严如 出任汉中知府 。时当久乱

之后 ,民困兵骄 ,散勇逸匪 ,横行乡里。严如 一方面整顿营伍 ,立保甲 ,治堡寨 ,恢复地方治安;一方面

巡视各地 ,问民疾苦 ,劝课农桑 ,兴修水利 。他先后主持修复了褒城县山河堰及城固县五门 、杨镇二堰 ,

“各灌田数万亩” ;此外 ,还修复或新建小堰百余处 。一时之间 ,汉中水利大兴 ,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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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同时严如 修复汉中书院 ,与两个儿子在书院讲授 ,其夫人也亲自教百姓纺棉 ,使得百姓人心帖

服 ,令行禁止 ,南山地区得以安定。

魏源《陕西按察使赠布政使严公神道碑铭》说严如 “勤字下 ,拙事上” ,不善于巴结上司 ,所以仕途

不顺 。他于嘉庆十三年任汉中知府 ,10余年不迁 ,直到道光元年(1820年),才擢升为陕甘兵备道。适逢

朝廷诏议川 、陕 、鄂三省边防建设事宜 ,严如 被委任察勘三省边区 ,足迹踏遍秦岭巴山。经过细致考

察 ,严如 提出析官移治 、增营改汛方案 ,建议增设城口 、白河 、砖坪 、太平 、佛坪五厅 ,获得批准实施 。道

光三年(1823年),因其任事以来 ,治民有方 ,地方安靖 ,授以按察使衔。当时的陕西巡抚卢坤对严如

十分推重 , “檄勘全秦水利 , 于沣 、泾 、 、渭诸川 ,郑白 、龙首诸渠 , 规画俱备 。社仓 、义学 ,亦以次推

行”
[ 8]
(第 11392 页)。道光五年 ,升任贵州按察使 ,未到任。道光六年 ,仍调充陕西按察使 ,到任不几日即

病逝 。

二

严如 一生沉于下僚 ,官不过三品 ,事功之要者则不出南山(秦岭)一地 ,其在当世之声名亦不显 ,可

谓默默无闻。《清史稿·严如 传》论曰:“如 自为县令至臬司 ,皆出特擢 。在汉中十余年不调 ,得成其

镇抚南山之功。宣宗每论疆吏才 ,必首及之。将大用 ,已不及待 。为人性豪迈 ,去边幅 ,泊荣利 ,视之如

田夫野老 。于舆地险要 ,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 ,措施略见所著书 。尝佐那彦成筹海寇 ,有《洋

防备览》 ;佐姜晟筹苗疆 ,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 ,有《屯防书》 。又有《三省边防备览》 ,汉江南北 、

三省山内各图 , 《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严氏之事功与规划策略 ,在当日即非荦荦彰著 ,今日视之 ,

更如过眼云烟;而至其今日尚得被提起者 ,则正在其著述也 。

(一)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

严氏之著述 ,诚如《清史稿》所云 ,皆因事而起 ,亦皆有明确之用途 ,故其著述之意旨十分清楚 ,即经

世致用 ,有裨于世事 。他在《苗防备览》“引”中自叙其旨在“使后之苗疆者 ,得有稽考 ,用备采择” 。其《洋

防辑要》主要是辑录《读史方舆纪要》 、《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明中后期防倭诸将之言论 ,以供当时办理洋

防者作为参考借鉴。在“引”文中 ,严如 也明确谈到撰写是书的目的乃在于经世致用:“夫不知前代之

失 ,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 。明自嘉靖以降 ,陵夷不可言矣。当信国公沿海设立卫所之初 ,弃昌国 、浯

屿 、澎湖 、南澳各要不守 ,论者已有撤我藩篱贻寇巢窟之憾。迨后纲纪日驰 ,卫所虚存 。内地奸民勾结倭

夷 ,乘间发难。东南滨海数千里 ,生灵涂炭。一时名臣宿将 ,群策群力 ,经营十数年。会倭饱思归 ,直 、海

受饵 ,吴越烽烟浸熄 。而闽广洋患 ,旋扑旋生 ,蔓延而不已。失要则乱 ,讵不信欤 ?嘉靖用兵时 ,唐顺之 、

茅坤 、谭纶 、胡世宁诸名人 ,身在行间 ,目击失事之端委 ,屡条防堵之机宜。其他吴越先哲 ,就所见闻 ,存

之记载 ,皆得失之林也。 ……《书》曰`鉴于成宪 ,其罔有愆。沿海文武士民 ,恪遵经制 ,无敢废坠 ,则亿万

年享 安之福也 。”在《三省边防备览》“引”文中 ,严氏更自言其著书之目的是为安定边疆助一臂之力 。可

以说 ,严氏一生之著述 ,都是围绕着经世致用这一大目标的 。

学以致用 ,在今人看来 ,乃理所必然;然在严如 所处的时代 ,信奉此种观念 ,并禀此理念著书立说 ,

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乾隆年间 ,虽然也有戴震 、章学诚等经世意识强烈的学者 ,但他们的经

世思想在当时受到冷落;而大多数学者穷尽毕生精力 , “猥以校订之役 ,穿穴故纸堆中”
[ 10]
(序 ,第 1 页),专

注于辑佚 、辨伪 。钱大昕说 , “经以致用 ,迂阔刻深之谈 ,似正实非正也”
[ 11]
(第 1 页),表现了乾嘉学者对

“通经致用”的原则保留态度。在这种学术与社会环境中 ,严如 跳出乾嘉考据学的窠臼 ,致力于致用之

学 ,务使其所学所治有用于世 ,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以史为鉴 ,本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之一。清初顾 、黄 、王诸大师皆治史学 ,欲以为经世

之用 。然因受内外原因之影响 ,乾嘉学者多不治史学 ,间有及之者 ,亦仅在考证史迹 ,订讹正谬 ,“以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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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之法 ,移以治史 ,只能谓之考证学 ,殆不可谓之史学”
[ 2]
(第 50 页)。不仅如此 ,乾嘉学者大多鄙视史

论 ,认为不应对史事横发议论 ,更不应结合今事 ,借古以讽今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于此点阐发甚

明:“大抵史家所记典制 ,有得有失 ,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 ,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 ,但当考其典制之实 ,俾

数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 ,而或宜法或宜戒 ,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 ,读史者亦不必强立

文法 ,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 ,但当考其事绩之实 ,俾年经事纬 ,部居州次 ,纪载之异同 ,见闻之离合 ,一一

条析无疑 ,而若者可褒 ,若者可贬 ,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也就是说 ,治史者不能对史事加以评论 ,也

不能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 ,只能辨析史料之真伪 ,条理史事之先后 、政区之沿革 ,否则 ,即为逸出“朴学”

之正统规范也。

严如 之治史 ,却正与此种所谓“正统派”学风大异其趣 。其读史治学之目的既然在于“经世致用” ,

就必然要对历代有关史事之是非 、政策策略之得失 、用人之当否大发议论 ,并结合有关时事 ,提出自己的

见解 。在《三省边防备览》中 ,严如 即专辟“史论”一门 ,综合《禹贡》以来历代文献记载 ,对历代在山内

用兵情况 、道路险要进行评说 ,分析得失 ,其中颇多可称为真知灼见者 。

正是在熟悉历史 、纵论历史的基础上 ,严如 才得以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解决三省边区问

题的方案与策略 。在这些策略 、方案中 ,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的影子。例如:他关于在三省边区单独设立

一个军事行政区的建议 ,就是受到古梁州及唐代山南西道 、宋代利州路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在《三省边

防备览》“策略”门中 ,严如 指出:“汉中府治东有饶风 ,南横大巴 ,北扼大散 ,西拒仇池 ,汉江横贯其中 ,

最为形胜 ,其中南郑 、城固 、洋县 、西乡 、褒城 、沔县 ,周围五六百里 ,一望平原 ,地美人殷 。汉高因之成帝

业 ,而武侯北定中原 ,亦屯军于此。晋宋以后为梁州 ,唐更名兴元 。王阮亭咏之曰:̀平芜蹀躞连钱马 ,近

郭参差橘柚村' ,非虚语也 。”
[ 12]
(卷 11 , 策略 ,第 3 页)汉中地区在历史上政治军事乃至经济地位之重要 ,正

是它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成为一个一级政区中心的原因。

在山区分置厅 、县之策 ,则是明代成化年间原杰方案的发展 。严氏在《策略》卷中多次提到明代原杰

为安定荆襄流民而分县治的方案:“原杰集三省按 、抚会议 ,将流民编成户口 ,分设县治 ,妙选贤能 ,勤加

抚治 ,三省边境藉乂安者百数十年 ,原之功德远矣 。”
[ 12]
(卷 11 ,策略 , 第 14 页)“原杰于郧阳奉设巡抚 ,将山

内州县辽阔者分设县治 ,洵安边大猷也 ,惜其所筹办者 ,只为秦 、豫 、楚三省交连之处 ,未谋及秦 、蜀上游

也。山之在楚 、豫者 ,虽亦高大 ,而不如秦蜀之险峨 ,且老林深箐多在秦 、蜀接壤 。川东北郡邑之边秦者 ,

距成都往往千数百里 ,视郧阳之距武昌更迢遥矣。县治过大 ,难以兼顾 ,如太平之城口 、洋县之华阳 、安

康之砖坪 、平利之镇坪者 ,此类尚多 ,当时并未议及。岂今昔情形不同 ,固有待于后人乎?”
[ 12]
(卷 11 , 策

略 ,第 30页)通过对原杰设县方案的分析 ,严氏提出:“于适中之处设重臣 ,以一其事权;辽阔之处分州县 ,

以专其治理 ,绥靖之大规不外此矣 。”
[ 12]
(卷 11 ,策略 , 第 41 页)

在三省边区实行屯田之议 ,虽然是受到古屯政的启发而提出的 ,但又有符合当时当地之实际情况的

具体措施 。严如 说:“屯政虽系古法 ,然有实心任事之人不避劳险 ,安在不可举行 ?即如新疆 、苗疆各

屯 ,现在均著有成效 。山内有水田之处难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 ,便成土著 ,亦思为子孙之计 ,亦畏有

贼匪之害 。核其田为屯田 ,编其人为屯丁 ,即以现有之田定为口分世业 ,设屯弁以管束之 ,作屯堡以团聚

之 ,寸土颗粒 ,官无利焉。再为清出叛产绝业 ,收其租课 ,以供屯务之杂用 ,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 ,恺切开

导 ,使山民晓然 ,知此事之为己 ,如此则屯政可行。”
[ 12]
(卷 11 , 策略 , 第 41 页)虽然此议在当时并未能全面

实施 ,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可行之策 。

(三)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

舆地之学的治世作用为世人所公认 ,明末清初的许多思想家多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经世目的均十分明确 。然此后之乾嘉学者 ,亦多偏于考古一

途 ,重古地理之考究 ,而轻当世山川地理之探索。严如 对二顾尤为推崇 ,认为“宁人 、景范两顾先生 ,当

胜国末造 ,视洋患为切肤灾 , 目时艰 ,忧深虑远;而生长吴越文献之邦 ,野史 、家集 、郡邑志乘 ,足以供其

采择考订 。景范之学长于舆地 ,宁人之识兼通方略 ,其中叹而发之议论往往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 ,较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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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尤精”
[ 13]
(第 2 页)。严氏于二顾景仰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而其所著之《洋防辑要》中的内容更多是辑

《读史方舆纪要》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书。可以说 ,严如 《洋防辑要》 、《苗防备览》及《三省边防备览》

诸舆地书的著述 ,在立意 、体例等方面都受到二顾的深刻影响。当然 ,《洋防辑要》 、《苗防备览》均为一地

一事之书 ,而《三省边防备览》则最可见出严氏舆地之学的成就及其主旨所在。

《三省边防备览》所谓之“三省” ,指川 、陕 、鄂;三省之边区 ,即今之川 、渝北部 、陕南与鄂西北山地 ,亦

即自然地理上所称的“秦巴山地” ,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清代陕西的汉中府 、兴安府 、商州 ,四川的保宁

府 、绥定府 、夔州 ,湖北的郧阳府 、宜昌府。自古以来舆地之书 ,所记范围或为全国 ,或为一省 、一府 、一

县 、一镇乃至一山 、一水 、一寺 ,记载范围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 、跨越三数省者 ,几未得见。应当说 ,这是

严氏的一个创举 。

大凡舆地之书 ,虽皆有其撰述主旨 ,但大多包罗众多 ,成为一地历史 、地理之总汇 ,严氏之书却专述

三省之边防事宜 ,选取记载事项专以与边防有关者为标准。全书共 14卷 ,分为舆图 、道路 、水道 、险要 、

民食 、山货 、军制 、策略 、史论 、艺文 10门 ,皆紧扣三省边区防务之主题。“ 道路”门分 上 、下两卷 ,以县为

单位 ,详细记载了各县到邻县的陆路交通 ,其中有详细的里数 、所经地点以及道路的状况。中国古代交

通至明清时期已发展到了顶锋 ,然今见文献中有关当时交通的记载仅限于一些纵贯全国的大道 ,而对于

内地区域间的交通特别是山区的交通道路则多不着意 ,而山区的交通道路 ,实是当时经略三省边区最亟

须了解的情况———行军打仗 、巡视地方 ,无不需要熟知山内道路 。因此 ,严氏所列此门 ,在当时有至关重

要的军事政治意义 ,今日观之 ,仍然对严氏所了解的山内交通道路之细密程度深感惊异。特别是对山间

小路的记载 ,若非有长年深入的观察了解 ,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只有当地百姓才能理清的道路的。

“险要”门也分为两卷 ,分述各府县之险要之处 ,记载险要周围的地形 、地貌 ,经险要所到之处 ,以及

驻守情况等等。例如:平利县竹叶关“在光顶山北 ,曾家坝南 ,川楚往来经由平利者 ,多取径于此 。东至

撰河塘六十里 ,竹溪县一百八十里 ,东北至平利县二百一十里 ,牛头店四十里 ,西至镇坪一百五十里 ,南

至唐家坪五十里 ,山径崎岖 ,四处相通 ,最要关隘 ,边徼有事为两省必守之险”
[ 12]
(卷 6 ,险要 ,第 5 页)。此

外 ,在“策略”门中 ,也颇多涉及各地险要者 。显然 ,这些内容都有很高的军事实用价值。至于“军制” 、

“策略”诸门 ,更是与当时三省边区的军事与地方治安有着直接关系。

而《三省边防备览》在体例上最具创造性 、也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民食”与“山货”二门 。此前

的舆地书 ,对于地方政区沿革 、军事行动 、地方治安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情况 ,颇为着意 ,多有记载(虽然详

略不同),然于地方经济情形 、民生疾苦 ,则十分忽视 ,间有记载 ,也仅局限在户口 、赋税 、物产等几个方

面 ,且所记非常简略 。严如 在《三省边防备览》中 ,却开辟了这两门 ,专门记载三省边区的水利之兴修 、

农作物种植 、山民食物结构 、山内的物产 、木厂 、盐厂 、铁厂 、纸厂等情况 。初看起来 ,这与“边防”无关。

但在严氏看来 ,这却是解决三省边区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三省边区之所以变乱频生 ,根本原因就在于

山内人民生活困苦无依 , “流离之民 ,生活无资 ,则良亦从乱” ,只有解决了山内人民又特别是流民的生活

问题 ,才有可能平定三省边区的变乱并保持长期的稳定 。因此 ,设置“民食”与“山货”两门的意义 ,不仅

在于开创了舆地书的一种新体例 ,更重要的则在于提供了三省边区社会经济情况的基本认识 ,对于当时

的当政者制定政策与策略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心民生疾苦 ,探求解决之道

中国古代士大夫低吟“民生之多艰” 、高歌“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比比皆是 ,然真正

在理念与感情上都心系百姓 、体察民生疾苦 、为百姓分忧者 ,其实并不多见 。我们很难说严如 是这样

的人 ,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 ,他对于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形有着充分且基本合乎实际的了解 ,并且在不断

地思考 、寻求着解决民生困苦的办法。这在《三省边防备览》中也有相当多的反映。如:嘉庆年间三省边

区之所以频生变乱的直接原因(至少在表面上)是流民的大量进入。《三省边防备览》中有大量材料可反

映出当时川 、陕 、鄂三省边界的人口来源及组成情况。关于流民背井离乡 、不远千里来到生存条件相当

恶劣山区的原因 ,严如 明确地指出 ,是由于生活所迫:“自乾隆三十七 、八年以后 ,因川楚间有歉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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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穷民就食前来……而河南 、江西 、安徽等处贫民亦携带家室 ,来此认地开垦 ,络绎不绝 。”
[ 12]
(卷 14 , 艺

文·兴安升府疏 , 第 3 页)

流民进入山区之初 ,生活大多困苦无依 , “山民 粥之外 ,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 。同时 ,流

民在山区筚路蓝缕 、开垦山林 ,备极艰辛 。“流民入山者……不由大路 ,不下客寓 ,夜在沿途之祠庙 、岩屋

或密林之中住宿 ,取石支锅 ,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 ,写地开垦 ,伐木支椽 ,上覆茅草 ,仅蔽风雨 。借

杂粮数石作种 ,数年有收 ,典当山地 ,方渐次筑土屋数板 ,否则仍徙他处 。故统谓之棚民”
[ 12]
(卷 11 , 策略 ,

第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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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Ru-yi:Pioneer of School of Practical Thought

LU Xi-qi , LUO Du-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 China)

　　Biographies:LU Xi-qi (1965-), male , Professor , School of Humanities , Wuhan University ,

majo ring in the reg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UO Du-fang (1976-), female , Graduate , School of Humanities , Wuhan University ,

majo ring in the reg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bstract: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w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w hen some off icials and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ir ow n plans and propositions aimed at re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 while the

textual research predominated over the realm of thinking and academic.But these scholars who were the

pioneers of school of practical thought w ere overlooked at that time.Yan Ruyi was one of them.He paid

at tention to the lower st rata of society and made good use of history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s.His

practical thought did deeply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later scholars , such as Weiyuan , Taodun.

Key words:YAN Ru-yi;practical thought;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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